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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末年，孔尚任的大型传奇《桃花扇》完稿，由昆剧戏
班金斗班首演于京城，随即朝野震动。传奇于民间转辗传抄，一时
为之纸贵。《桃花扇》借复社名士侯方域与名妓李香君的“离合之
情”，抒写了明末清初改换代的“兴亡之感 ”。很显然，孔尚任虽
然在剧中鞭挞了南明王朝的腐败无能，而字缝行间却暗暗流露了
“吊明”的伤怀。 
《余韵》是全剧的终点，男女主人公在兵荒马乱中分离于留
都，在腥风血雨尚未褪尽时相会于南京栖霞山，当观众在庆幸他们
终于得到“大团圆”时，道士张瑶星忽然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忏语：
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一身傲骨的李香群和
侯方域痛心泣血，毅然割断恩爱，亲自粉碎了“团圆”的美梦，双
双入道遁世，全剧即在这里落下帷幕。 
《桃花扇》是一幕历史悲剧，《余韵》是这一历史悲剧的缩
影，《桃花扇》之所以没有陷落在昆剧传奇“大团圆”的俗套中，
决不是孔尚任刻意标心立异，而是剧作思想的一种自然延伸与归
结，也是艺术本身的自然生发。《余韵》提升了《桃花扇》的潜在
而深沉的意蕴，其认识价值、审美价值，远远超过了汤显祖《牡丹
亭》和洪升《长生殿》的结尾《圆驾》和《月圆》，而可以直追元
杂剧《西厢记》的《草桥》。 
《桃花扇·余韵》的深沉在于它折射了历史与时代的光波，体
现了剧作者孔尚任的艺术自觉。考历史上的侯方域，中年病逝于
家，亡年 37 岁，据其遗篇《李姬传》透露，李香君其实不知所终。
故《余韵》中侯、李双双入道的故事，完全是杜撰。在明末清初这
样一个改朝换代的动荡年代，知识分子所选择的处世之路无非二
种，一是降清出仕，如龚鼎孳、吴伟业之属；一是隐居避世。既属
虚构，剧作者自然也可以安排他们降清从而达到“大团圆”。然而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从全剧所流露的情怀，特别是作者在剧作中表露的对民族英雄史可
法的崇敬与仰慕，已经表达了作者隐藏在内心的思想，于是他宁可
粉碎了“团圆”，而让侯、李走上了与清廷不合作的归隐之路。如
果降清出仕是一代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的反面归宿，则归隐与不合
作则是这一代名流和知识分子的正面寄托，这些都是历史与时代造
就的典型。孔尚任舍反而取正，完全取决于他内心的情感倾向。同
时代的剧作家顾天石，仅仅为了“快观者之目”，把《桃花扇》改
编为《南桃花扇》，完全变换了《余韵》结局，“令生、旦当场团
圆”，孔尚任看了，长叹一声：“予敢不避席乎？”孔尚任那种深
深地藏匿于内心的“反清复明”思想和气节的共鸣，是顾天石所无
法体验到的。而康熙皇帝在阅读了《桃花扇》后，却很快捕捉到了
孔尚任的那种深埋于内心的感情。孔尚任不久即被罢官，这就成了
他永远难解的谜。 
时至近代，“花部”纷纷把《桃花扇》搬上戏剧舞台，除了京
剧、越剧、楚剧、闽剧、话剧的改编外，又有欧阳予倩的电影，而
电影则以侯方域变节降清，李香君守节毕命为结局，简直家喻户
晓。 
电影《桃花扇》的结尾，正是孔尚任所不愿意的一种走向，但
决不是一种强加给典型形象的选择。明末清初大批知识分子经不住
清廷的“博学鸿词科”的诱感，纷纷出仕。如前所述，作为一种符
号，降清出仕代表的是另一类典型而已。《桃花扇》改编为电影
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军事侵略，中国面临亡国的最为严峻的
时期。在民族的危亡关头，电影《桃花扇》对侯方域的失节的批
判，对李香君守节的铮铮傲骨的同情与颂扬，无疑就是对投降主义
和“曲线救国”的一种鞭挞，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则是
一种积极的响应，电影《桃花扇》乃是这一历史阶段的产物。表面
上，它的结尾与原著的《余韵》背道而驰，但在外族入侵和国士沦
丧的相同的大背景下，那种潜在的傲骨正气，与邪恶的军事、政治
势力不妥协、不合作的态度，欧阳予倩和孔尚任是心气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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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了十年的“文革”动乱，传统文化遭到了
史无前例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迎来了文艺的振兴与复兴时
期，江苏省昆剧院再次把《桃花扇》搬上了昆剧舞台。这一时期的
戏曲艺术家除了关心在二个多小时内完成原著精华的搬演外，也跃
跃欲试地关心着原著内在精神在新时期的开掘，就《桃花扇》的搬
演而言，最足称道的又莫过于《桃花扇·余韵》的改编。 
由国家一级编剧张弘改编的《桃花扇》的《余韵》紧接在《沉
江》之后，史可法“沉江”殉国，意味着南明王朝的行将复灭，侯
方域面对着埋葬了史可法的浩瀚长江，他那抗清复明的希望彻底地
破灭了，于是从他肺腑迸发出了呼喊：“想俺一介书生，挽狂澜无
力，投新主无颜，空怀壮志，报国无门，到如今，国在哪里？家在
哪里？史公在哪里？俺那香君又在哪里？”原著张道士的棒喝变成
了侯生的内心迸发是绕有意味的，这种内心的迸发又终于又召回了
他在“却奁”中略现端倪的古代知识分子性格中软弱、消极的一
面，成了他“出世”思想的助剂。出色的个性开掘使整个戏剧情势
赖此顺利而自然地从高潮过渡到尾声——《余韵》之中。 
在张弘改编本中，入道后的侯方域在当李香君叩响庙门时，一
度曾想开门相见，与她团圆，可当他听到香君赞扬他“素有抱负，
雄心未酬”；猜测他此时还在进行抗清，“不在岭南，定在闽北，
不在粤东，定在赣西”，断言他决不会“出世入庙，隐迹林泉”
时，他才愧疚无地，终于羞于相见。李香君是孔尚任笔下的理想主
义人物，完美无缺，她忠于爱情，对即将逝去的前朝也带有某种盲
目的忠诚，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她尚有“却奁”“骂筵”的激烈之
举，在异族入主的前夕，她的民族气节则更应该是她行为的主宰。
改编者为《桃花扇》设计的《余韵》对男女主人公进行了深刻的个
性开掘，从而进一步深化了悲剧的审美品格。 
进入本世纪，昆剧已被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随着《牡丹亭》的全本搬演，人们对包括《桃花扇》在内的
昆剧古典名著全本的观摩欲开始升温，于是耗资五百余万，由田沁
鑫编导的《1699 桃花扇》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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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著《桃花扇》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达 30 个之多，三个小
时的演出要包含原著四十四出的内容，对编导而言是十分苛刻的。
有人批评新版《桃花扇》仿佛“拉洋片”，但“拉洋片”也许是一
种最佳的编导手段了。《1699 桃花扇》不仅已经涵盖了原著最重要
的情节与细节，包含了最精华的唱腔念白，并保留了原著最为出彩
的场面与身段，也照搬了原生态的《余韵》，它以侯、李被张瑶星
一言喝醒，双双入道作结，《1699 桃花扇》已做到了尽可能、不走
样地全本搬演，从它问世后得到的热烈欢迎和强烈反响看，观众已
认可了《桃花扇》的新世纪版本。 
孔尚任的《桃花扇》在明亡之后问世，三百多年来它经历了太
平天国的内战，鸦片战争后国际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经历了日寇对
华夏大地的践踏蹂躏，在当代又经历了“文革”的动乱。每次社会
的大变动都在重复着“桃花扇底送南朝”的故事。《余韵》的多次
变革，总是关联着社会风云。只有在今天，人们躬逢太平盛世，才
能从容不迫地回顾传统，《1699 桃花扇》《余韵》对原著的回归，
正应命于新的时代的召唤。各个时代对她的亲吻，以及她对各个时
代的委身，恰恰显示了这一“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的无限而非凡的魅力。 
 
